
! ! ! !延吉，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
府。这个边境城市，现在用“小上海”
来称呼毫不过分。如今延吉除有火
车、高速公路外，延吉国际机场每天
都有飞往国内各大城市和韩国首尔
的航班。现在的延吉市面积已达
!"#$ 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超过 %&

万。白天市中心的百货大楼一带，晚
上的青年湖畔，游人摩肩接踵，到处
是欢歌笑语。横穿市区的布尔哈通河
经过整治，拦坝蓄水，可供人泛舟荡
漾。这个城市的出租车，据说是人均
占有量全国第一，多似过江之鲫，可
还经常拦不到车。练歌厅、茶座、咖啡
厅等休闲娱乐场所有 '&&& 多家，据
说也是全国第一。朝鲜族与汉族等其
他少数名族在这里相处得水乳交融，
毫无芥蒂。

新建的延边体育场，拥有 ()&&&

多观众座位，可“*·+”州庆 %,周年大
会却一票难求！我们一行有 -!人，任
凭我们到处“活动”，计算下来也只有
一两个人可能有票子进入州庆大会
现场。这个消息无疑是很扫兴的。“粥
少僧多”，怎么分配？我们为此特地开
会，协调此事。开会前，我曾犯愁，没
想到咱 !!位知青在此事上体现出高
度的谦让和团队精神。大家一致商定
了“得票的顺序”，谁先谁后，互相推
让，最后共同定下了“顺序表”。

离庆祝大会只有两天时间了，票
子早已发完。我不得不厚起脸皮向在
延吉的那些好友们求助。没想到，他
们一听此事，纷纷将自己的票子作了
重新安排，有的将家人和好友的票子
让给了我们。当天深夜到次日清晨，
我们“纷纷”接到票子，最后 !! 人竟
都有了票子！

! ! ! !今年 *月 (日，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
立 %&周年的喜庆日子，自治州有盛大的庆
典活动。得到这个消息，我与 !&位当年曾在
那里下乡的上海知青就约定，一起回到第二
故乡去省亲，去参加这个令人兴奋的节日。

因我要借此机会路过长春去拜访几位
多年未见的老朋友，便与他们分开走，约定
在安图县碰头。杨金伟与我同行，我们乘坐
的是 ./-%次列车。

杨离开那里近 ),年了，他说要坐火车
去，能重新体会当年坐绿皮火车的感觉。列
车奔驰着，我们望着窗外一幕幕稍纵即逝的
景色，当年从上海往返东北的艰难路程像电
影一样在脑海中映现……那时，上海到长春
要近 ), 个小时，现在只要 (, 个小时就行
了。现在的新型车厢已非当年绿皮车厢可
比，车厢舒适、宽敞、整洁，盥洗处和厕所干
干净净，拥挤、脏乱的绿皮车厢已经恍如隔
世……

-*%*年，在全国上山下乡的高潮中，上
海市有 -$,,,多名初中、高中毕业生来到吉
林省延边地区各县农村插队落户。我们下乡
的安图县就有 (-,,多上海学生，全部来自
当时的黄浦区。
当年我下乡的安图县松江公社（现为镇0

远离县城 -1/公里。那时坐长途汽车要四五
个小时，直达的长途汽车一天一班，能挤上
车、站到终点都属幸运，否则就要等到明天。
我所在的生产队到公社还有 !$ 里山路，途
中要翻越两座山岭、一片沼泽地，这段路只
能靠自己的双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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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 * 月 ( 日这天，天还未亮，我们
在宾馆里就听见外边的动静了。原
来，是大会的演出团队已开始进场。

我们被告知早上 " 点之前到指
定地方坐公交专车去会场。庆祝大
会的现场在新建的延边体育场，离市
区有 !&多公里。大会组委会组织了
)&&辆公交车专门运送观众。

庆祝大会上午 *点正式开始，在
近一个半小时演出中，大型广场歌舞
《延边赞歌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。
《延边赞歌》气势恢宏，堪称北京奥
运会开幕式第二。朝鲜族人民能歌善
舞，看得观众如痴如醉。你看，对面
舞台上 "/!& 名演员表演的图案背
景，演绎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%&年
的历程。(2幅翻板背景，将延边人民
的民族团结、风土人情、大好河山、
精神面貌一一展现出来。真是“让家
人感到非常自豪，外人感到非常惊
讶”。隆重、热烈、壮观的艺术表演把
州庆活动推向了高潮。精彩绝伦的演
出，赢得场内观众的阵阵欢呼。那
天，整个吉林省有千万人在家中收看
中央电视台的实况转播，同样也有无
数老知青在上海家中收看这一节目！
为了这场演出，延边及北京 %(位有
名望的艺术家们煞费心思，动用了
22,,, 名演员，仅排练就历时八九个
月，这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史以来
最大规模一次文艺演出！

在同期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延吉、
图们江地区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，
国内外客商参展达 $,,,人次，展位
(2,个，比上届多了 *,个。签订投资
项目 //项，总投资额 2/23( 亿元，充
分显示出延边这块热土对外的吸引
力与魅力。

%&年了，真是弹指一挥间。我未
满十七岁时结缘延边，也已经有 )(

年。虽然离开延边近 (&年了，但每当
听到延边有什么重大消息，我们知青
间都会及时互相通报。人过花甲后
开始衰老，但我们的延边 %&岁后，却
越发年轻漂亮了！我们为延边取得
的每一项成果感到无比高兴，因为那
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！

这次回延边省亲，我们高兴而
去，尽兴而归。这美好的一幕幕将永
留我们心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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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我们来到了安图。我的第一件事，是要去
松江镇。此行前，我已托在松江的朋友老伊帮
我办一件事：我要与当年生产队的老乡聚一
下，请他帮我届时订好饭店、请好客人。
那天早上 $点钟，我们 "个人从县城出发，

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松江镇。走进松江镇最大的
一家饭店（龙凤饭店），几位老乡早就到了。一
问，他们说现在从沟里（原生产队）到松江镇上
来可方便了，一溜大道，坐车不用半个小时。

阚大嫂 "&多岁了（丈夫已去世），子女都
在外打工，她在家帮子女带孙辈。年近 $&岁的
老队长张志贵是开着电动三轮车，载着老伴一
起来饭店的。还有我那时常串门的韩进忠兄
嫂，他现在享受着农村社保，帮自己的儿子种
植着 ($亩大豆、玉米，加上农闲时搞点副业，
每年也有了二三万元的纯收入。阚在江还在鹿
场工作，有着稳定的收入。改革开放后，祖国大
地到处在变，尤其是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
地的变化。
饭店为我这个稀客的到来，将店堂布置得

喜气洋洋，隆重欢迎我呢。东北酒席的菜量大，
按正常的宴请标准 !&个人的一桌 %个冷菜、%

个热菜足够了。那天热心的饭店主人却给我们
各上了 !&个冷热菜。尤其是还特地上了一道
茄汁鲤鱼，是按上海风味做的。

饭桌上，大家共同回忆起 )&多年前的那
些日子。是乡亲们给了我们这些“落难”的城市
青年以关爱和帮助，让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孩
子重温人间的挚爱。队长老伴说起当年我在他
家中包馄饨的事。这事我哪能忘啊！
那天我去队长家，他们热情地留我吃饭，

因为他家正好吃大白菜猪肉馅饺子。在那年
代，吃上大白菜猪肉饺子可是稀罕事。东北老
乡心地仁厚，有好吃的会想着咱知青。包着饺
子，我忽然想起了上海的馄饨，记不得多久没
吃过馄饨了，我提出包馄饨。队长老伴可没见
过馄饨啥样，在我的描述下，她先擀出一张大
面皮，然后再切成四方形的皮子。那天我吃上
了馄饨！

吃着菜聊着天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同为下
乡知青的妻子龚国娣打来的。她因家中脱不开

身，这次没来，但一定要与到场的父老乡亲一
一说上几句。妻子特别要与阚大嫂唠唠嗑。回
想当年，知青们各寻出路离开了，只有她一人
在“户”里住着。是阚大嫂主动来陪伴她，给了
她亲姐妹般的温暖与体贴。

此情此景，何止是我，在场的老知青们都
激动难抑。

杨金伟当年曾在农村当过队长，!*"( 年
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上学，此后一直未回来
过。这次回延边，他真是归心似箭。我和他到长
春下车后，经几位当地朋友挽留，他总算在长
春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就赶着坐上高速大巴
去安图。到安图后，我当地朋友学理开着私家
车接他去了松江镇。一路上，他一再要求车速
慢点，让他好好看看这一路上的一草一木。
三天后我们会合时，他说此行的愿望都实

现了：与老乡一一都见了面，请乡亲们一起聚
了餐，还沿着当年生产队的土地走了一圈。令
他深深感动的是：那天他与老乡去看当年生产
队的耕地，那离镇上有 !$里路，不少老乡开着
自己的摩托车或结伴坐出租车一同赶去。我能
想见当时的情景！

! ! ! !安图县城也大变样了。以前县城只是一条
街，坑洼不平的道路，晴天一层灰，雨天一身
泥。现在的县城，大街小巷到处有数不清的店
铺。有上海人民广场一半大的长白山文化博览
城，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还有二龙山公
园、金河大道等景观。身处长白山麓的延边大
地，高铁工程正在全面施工，不用三年，人们就
会坐上飞机一般的高铁了！

记得 2&!&年 "月下旬，延边地区遭受了
历史上罕见的大暴雨。安图县为受灾之最，积
水最深处达 2&多米。洪水冲毁了无数农田、房
屋、道路。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在满目沧桑的
大地，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，美丽的安图就奇
迹般地重现在世人面前。

当时的灾情也牵动着我们在上海的老知
青的心。得知第二故乡受灾，我紧急请来 2&多
位知青联系人，在大名路一家餐厅碰头，大家
一致商定，立即捐款向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略
表我们的心意。

在一个星期内，我们联络到 !)&名老知
青，筹集了 !(万多元的善款。$月 !&日上午，
我与辛逸、肖凤三人来到浦东新区慈善基金
会，将捐款如数交给新区慈善基金会，请他们
定向转交。当天下午，安图县慈善基金总会即
来电告知，已收到了我们的捐款。这一点起码
应该做的事，至今还在当地百姓和领导中传作
佳话。
我们从县城去松江镇的途中，经过万宝镇

这一路段，这是当年水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，
至今还能依稀见到残垣。现在，这一路上的柏
油路面，比灾前拓宽了一倍，无法相信，这就是
受过灾的公路，简直就是机场的飞机跑道！

在安图省亲期间，老朋友相见，都要问起
当年的插兄插妹———“辛逸退休了吗？”“培源

怎么没来？”“肖凤还很忙吗？”……每当有好友
问到他们，我总是随时拿起手机，与远在上海
的老知青们接上头，然后递给当地的朋友。他
们热络地说着话，我的心里总是感动万分。

那天我们几人在街上碰到了已在香港定
居的劳斯亮夫妇，得知他们这次来没住在宾
馆，非要在下乡的亮兵二队老乡家里住着，说
是再次回味当年的生活。是啊，当年我们都是

十几岁的青年，现在绝大部分都退休了。人到
老年能不怀旧吗！还有，也曾在安图县农村下
乡的插兄朋友，知名书画篆刻家、现定居台湾
的徐梦嘉教授，这次因无暇来延边参加 %&周
年州庆大会，特泼墨挥毫一幅“阿里山连长白
山”的书法作品，赠给州政府，以寄托自己对第
二故乡的思念。
在延边期间，我们在路上、在商店里，碰到

不少讲上海话的人，一搭讪，知道都是赶着延
边“*·(”州庆 %&周年活动而来的。真是老乡碰
老乡啦———而且还是双重的老乡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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